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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美

本报记者 施晓琴

探索大洋洲艺术之秘

徵羽

中国陶瓷考古之父陈万里曾经说

过：“一部中国陶瓷史，半部在浙江；一

部浙江陶瓷史，半部在龙泉。”浙江龙泉

窑是中国瓷业史上最后形成的一个青

瓷名窑，其文化内涵丰富，生产规模极

为壮观，是南北两大瓷业文化交流和融

合的典范，是官民瓷业相互关联、相互

激荡的结果，是中国青瓷工艺发展的历

史总成。

古人对于龙泉青瓷釉色有“如蔚蓝

落日之天，远山晓翠，湛碧平湖之水，浅

草初春”的评价，清代朱谈《陶说》中写

道：“龙泉窑土细质厚，色甚葱翠，妙者

与官窑争艳。”翟翕武在 1959 年 5 月于

龙泉瓷厂时赞叹“雨过天青云破处，梅

子流酸泛绿时”，作为中国制瓷史上的

一颗璀璨明珠，龙泉青瓷的发展走过了

哪些过程，它的烧造工艺是什么样的？

如此美的青瓷，我们又该如何去欣赏和

鉴别其好坏？近日，正在北京故宫博物

院展出的“天下龙泉——龙泉青瓷与全

球化”展览，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全

面欣赏和了解它的机会。展览共展出

来自 42 家国内外文博机构的文物 833

件（组），青瓷数量之多、来源之广、产地

之丰富，都是该类展览近年之最。

前世今生

龙泉青瓷的历史可以上溯到魏晋

南北朝时期，龙泉人利用当地优越的自

然条件制造出青瓷，开创了中国陶瓷美

学的新境界。从南北朝到唐五代以前

都属于龙泉青瓷的早期发展时期，早期

发展是缓慢的，因为当时的龙泉窑以土

窑为主，烧成温度和技术还有欠缺。到

唐代以后，慢慢地受到瓯窑、越窑、婺州

窑的影响，初步形成规模，并逐渐形成

淡青的釉色，为两宋龙泉青瓷的繁荣奠

定了基础。

经过五代、北宋早期的不断发展，

龙泉窑至北宋中期即已初具规模，这一

时期的代表性器物就是淡青釉瓷器。

这种淡青釉瓷器，胎质较细，器型规整

端巧，胎壁厚薄均匀，底部旋修光滑，圈

足高而规整，釉面光洁，透着淡淡的青

色，釉层稍薄。而至南宋时则烧制出了

晶莹如玉的粉青釉和梅子青釉，标志着

龙泉青瓷达到了巅峰。龙泉青瓷的传

统器形当中，最主要的一类是几千年随

着时代变迁而不断推陈出新的日用瓷

器形，如盘、碗、杯、洗、瓶、炉一类，造型

千变万化，种类繁多。

在民国时期，龙泉青瓷取得了非常

大的成就。此时，龙泉青瓷的釉色非常

纯正，普遍带有开片，风格、造型基本上

是在仿造宋代。1957年，按照周恩来总

理“要恢复青瓷生产”的指示，浙江省组

织 8 位专家成立仿古小组，在第二年春

天点燃了恢复龙泉青瓷的第一炉窑。

经过 50 年的恢复发展，龙泉青瓷步入

了一个全新的繁荣期，尤其在 2009 年

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成功，作为唯

一入选名录的陶瓷类，为龙泉青瓷的发

展创造了新的契机。不但艺术瓷在国

内外打响了品牌，而且日用瓷也在当今

绿色环保潮流中有了更大的市场，包装

用瓷和工业瓷也正加大开发力度。可

以说，龙泉青瓷正在成为民族陶瓷文化

的新名片。

鉴赏三元素

故宫博物院古器物部主任吕成龙

介绍，欣赏中国古陶瓷之美可以从造

型、釉色、纹饰 3 个角度切入，而龙泉青

瓷在这 3 个方面均比较突出。“青如玉、

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是龙泉青瓷的

真实写照。

此次展览中有一件龙泉窑青釉净

瓶十分特别，其独特之处在于颈部有一

圈“相轮”，因此俗称为“吉字瓶”。该器

物烧制非常困难，它也是故宫博物院的

一级文物。据介绍，这种造型应是源自

佛教中的“军持”，烧制“相轮”是为了拿

取方便。这也是随着佛教传播从印度

流传而来的一种造型。这种净瓶在元

代更多是作为一种供奉的礼器或者陪

葬的明器。吕成龙介绍，这件瓷器无论

是尺寸大小还是釉色都是一流，属于龙

泉青瓷最精美的文物之一，“因为这种

瓶子烧制过程中很容易变形，很不好

烧。”

龙泉青瓷的最大特点是多次施釉，

因其胎色是白或者黑灰，多次施釉可以

用釉色遮盖出原本较深的胎色。通常

窑工先施一遍釉，干了以后再施一遍，

以此类推，多次施釉是龙泉青瓷制作中

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龙泉青瓷釉色

中最理想的当属粉青、梅子青。粉青：

釉中含较低量的铁，生坯挂釉，经高温

还原焰烧成后，釉层较厚，釉呈失透状，

青绿之中显粉白，色调淡雅，釉呈浅湖

绿色调中稍闪蓝，色纯净莹润无疵；梅

子青：釉色以灰为基调，灰中带蓝，闪

绿，釉层肥如凝脂，釉面温润莹澈，釉下

气泡少且透明、均匀，有所谓“梅子正

青，色如挂枝初梅，青翠碧绿，莹澈剔

透”之说。此次展览中有件龙泉窑青釉

盘口瓶，细长颈、溜肩、圆腹，没有精美

繁复的雕饰和图案，仅以其瓶身覆盖的

粉青色的色泽和质地，就使其成为龙泉

青瓷界里最完美的器物，代表了龙泉青

瓷烧制的最高水平。

龙泉青瓷主要欣赏釉色，不用彩

绘，但全然素色也显 得 单 调 。 所 以 龙

泉 工 匠 发 明 了 一 些 装 饰 技 法 ，主 要

有刻花、模印、贴花、雕塑等，后来为

加强观赏性，甚至把中断 800 余年的

点 褐 彩 、红 斑 技 术 也 恢 复 使 用 。 纹

饰 题 材 也 十 分 广 泛 ，山 间 花 卉 、水 中

游 鱼 、神 界 八 仙 等 应 有 尽 有 。 例 如 ，

此 次 展 品 中 的 龙 泉 窑 青 釉 刻 葡 萄 纹

盘 ，是 为 宫 廷 烧 造 的 大 盘 子 ，盘 中 刻

有 葡 萄 纹 ，葡 萄 花 纹 在 永 乐 年 间 的

青 花 瓷 器 中 很 流 行 ，盘 沿 内 壁 刻 有

灵 芝 和 竹 子 ，取“ 灵 祝 ”之 意 。 事 实

上 ，龙 泉 青 瓷 的 纹 饰 既 充 满 了 历 代

思 想 、文 化 乃 至 政 治 、经 济 等 方 面 的

时 代 信 息 ，又 是 各 时 期 审 美 观 念 、艺

术 情 趣 等 诸 领 域 的 曲 折 反 映 。 通 过

纹饰，能隐约窥测历史的痕迹；通过对

历史与纹饰关系的理解，可以对器物时

代进行鉴别。

流通世界 促进文明交流

从考古发现看，出土龙泉青瓷的宋

元明时期遗址遍布全国各地。同时，作

为宋元明时期中国对外输出的主要商

品之一，龙泉青瓷也出现在陆上和海上

丝绸之路沿线的大部分国家和地区。

在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北

非、东非、南非和欧洲部分国家和地区，

大量的遗址都出土有龙泉青瓷，而且很

多国家也有龙泉青瓷完整器传世。如

陈桥驿在《龙泉县地名志序》中说：“从

中国东南沿海各港口起，循海道一直到

印度洋沿岸的波斯湾、阿拉伯海、红海

和东非沿海……无处没有龙泉窑辅首

瓶的踪迹。”迄今，土耳其伊斯兰堡博物

馆还藏有中国古代龙泉窑辅首瓶 1300

余件，伊朗德黑兰博物馆、伦敦大英博

物馆等世界上很多国家的著名博物馆

都将收藏的龙泉青瓷视为珍宝。这意

味着，龙泉青瓷不仅在中国享有盛誉，

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流布和使用情况也

很壮观。

由于海内外市场对龙泉青瓷需求

的增加，大量陶瓷器外销在给中国带

来巨额收入的同时，也刺激了中国陶

瓷生产的社会分工、地域分工：中国福

建、广东等地大量仿烧龙泉青瓷并用

于外销，促进了中国陶瓷经济与世界

经济的融合。以龙泉青瓷为代表的中

国陶瓷经济处在当时世界经济链条中

的上游。

同时，在 12 世纪到 20 世纪，越南、

泰国、缅甸、伊朗、埃及、叙利亚、土耳

其、日本、英国等国家的窑场也纷纷仿

烧龙泉青瓷。他们或以自身釉陶技术

模仿龙 泉 青 瓷 的 釉 色 、器 型 和 纹 饰 ，

或 全 面 学 习 龙 泉 窑 的 制 瓷 技 术 。 世

界各地的窑场，以当地的技术与中国

龙 泉 青 瓷 生 产 技 术 的 交 融 、互 鉴 ，进

行了仿龙泉青瓷的生产，实现了从产

品到文化的交流，形成了一波影响广

泛 的 早 期 全 球 化 进 程 。 这 次 展 览 即

围绕龙泉青瓷，立体化地展现出宋元

以 来 陆 上 及 海 上 陶 瓷 之 路 的 兴 盛 发

达，从这个独特的视角阐述了中外文

化的交流、互鉴与发展。

龙泉窑青釉执壶 元

谁都知道“蜀锦”是指四川成都织造的花

锦，可是蜀锦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在历史发展

中，每个时代花样有什么特征，它和江浙生产

又有什么不同？还少有人认真注意过。试来

问问在学校教纺织工艺图案的先生，恐怕也

不容易说得明白。原因是如不能把文献和实

物相互印证，并从联系和发展认真探讨分析，

不论是成都蜀锦还是江宁云锦，都不大容易

搞清楚。

春秋战国以来，锦出陈留，薄质罗纨和精

美刺绣出齐鲁。可知当时河南、山东是我国

丝绣两个大生产区。汉代早期情形还不大

变。因此，政府除在长安设东西二织室外，还

在齐地设三服官，监造高级丝绸生产。为团

结匈奴，每年即有几千匹锦绣运出关外赠予

匈奴诸君长。近年在内蒙古、新疆出土的锦

绣，证明了历史记载的真实。当时上层社会

用锦绣也格外多，“刺绣纹不如倚市门”之谚，

一面反映经商贩运的比生产的生活好，另一

面也说明生产量必相当大，才能供应各方面

的需要。

蜀锦后起，东汉以来才著名，三国鼎立，

连年用兵，诸葛孔明在教令中就曾说过，军需

开支，全靠锦缎贸易，产量之大，行销之广可

想而知。曹丕是个花花公子，好事卖弄，偶尔

或者也岀点主意，作些锦样，因此在《典论》中

曾说，蜀锦下恶，虚有其名，鲜卑也不欢迎。

还不如他派人织的“如意虎头连璧锦”美观。

说虽那么说，曹氏父子还是欢喜使用蜀锦。

到赵武帝石虎时，蜀锦在邺中宫廷还占重要

地位。唐代以来，河北定县、江南吴越和四川

是三大丝绸生产区，吴越奇异花纹绫锦，为巴

蜀织工仿效取法。然而张彦远写《历代名画

记》却说唐初太宗时，窦师纶在成都作行台

官，出样设计 10多种绫锦，章彩奇丽，流行百

年尚为人喜爱。唐代官服计6种纹样，又每年

另为宫廷织 200件锦半臂、200件赠外国使节

礼品用的锦袍，打球穿的花锦衣，且有一次达

500件记载。《唐六典·诸道贡赋》中，且具体说

起四川遂州、梓州每年必进贡“樗蒲”绫。这

种梭子式图案织物到宋代发展为“樗蒲”锦，

元明还大量生产，现存不下 20 种不同花样，

极明显多由唐代发展而出。五代时，蜀中机

织工人又创造大幅“鸳鸯衾”锦。后来孟昶

投降北宋，仓库所存锦彩即过百万匹。北宋

初文彦博任成都太守，为贡谀宫廷宠妃，特

别进贡织造金线莲花灯笼锦后，直到明清还

不断产生百十种各式各样的灯笼锦。成都

设“官锦坊”，所织造大小花锦，又设“茶马司

锦坊”，换取国防所需要的车马，有些在《蜀

锦谱》中还留下一系列名目，且在明清还有

织造。宋代每年特赐大臣的 7种锦名也还可

在明清锦中发现。元代成都织十样锦名目

还在，就现存过万种明锦分析，得知大部分

花纹图案到明代也还在生产。蜀锦在艺术

上的成就或工艺上的成就都显明，是万千优

秀织工在千百年中不断努力得来的。蜀锦

式样，从现存明锦中必然还可以发现百十

种。近百年来格子式杂色花五彩被面锦，清

代名“锦缎”，图样显明出于僮锦而加以发

展，19 世纪晩期生产上至北京宫廷下及民

间，都还乐于使用，其实也远从唐代小团窠

格子红锦衍进而来。现代晕色花样花锦，则

是唐代蜀中云裥锦的一种发展。

蜀锦生产虽有悠久光辉工艺传统，2000

年来究竟有些什么花样特点，元人费著《蜀锦

谱》曾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但是过去实

少有人能结合实物做进一步研究。一般人只

不过知道近代格子杂色花被面锦是蜀中锦

之一而已。近年来，我们对于古代锦缎曾作

了些初步探索，对蜀锦才有了些常识。古代

工艺图案花纹极少孤立存在。汉代部分工

艺图案多和当时神话传说有一定联系。《史

记·封禅书》等记载东海上有三神山，上有白

色鸟兽和仙人一道游息同处，长生不死，通

过艺术家想象，因此不仅反映在当时铜、陶

制博山香炉和酒樽等器物上作为装饰，同时

还广泛使用到一般石、漆、铜、木的雕刻装饰

纹样上，丝绣也多采用这个主题，作成各种

不同发展。图案基本是鸟兽神人奔驰腾跃

于山林云气间。有些锦缎又在花纹间加织

文字，如“登高明望四海”，可知创始年代，显

然和登泰山封禅有关，如非出于秦始皇时

期，必是汉武帝刘彻登泰山时。“长乐明光”

是汉宫殿名目，“子孙无极”是西汉一般用

语，由此得知这些丝绸图案必成熟于西汉。

汉文化的普遍性表现于各方面，丝绸也受它

的影响，这些在中国西北边缘地区发现的

2000 年前的锦缎，即或是长安织室的产物，

我们却可以说，古代蜀锦也必然有这种花

样。晋人陆翙著《邺中记》即提起过“大小明

光”“大小登高”诸锦名目，更证实直到晋代，

蜀锦生产还采用这种汉代图案。唐代蜀锦

以章彩奇丽见称，花树对鹿从图案组织来

看，还保持初唐健美的风格。梭子式图案的

樗蒲绫、锦，花纹有龙凤、对凤、对牡丹、聚宝

盆等不同内容一二十种。宋代灯笼图案花

锦发展到明清更加丰富多彩。格子杂色花

样，如用它和汉代空心砖图案比较，可知或

许汉代就有生产，特别是中心作柿蒂的，原

出于汉代纹样。唯就目下材料分析，则出于

唐代，建筑彩绘平棋格子的形式和它关系密

切。此后约 1000 年，凡是这种格子花锦，即

或不一定是蜀中生产，也可以说是“蜀式锦”

一个典型品种。

近半个世纪以来，由于旧政权官僚政治

的腐败无能，军阀连年混战割据，蜀锦生产受

摧残打击十分严重，仅有一点残余。在生产

花纹图案方面，又因为和优秀传统脱离，无所

取法。提花技术方面也不能改进，花纹色彩

都不免保守，难于和日新月异的近代上海、南

京、苏杭各地生产竞争。直到近年生产组织

有了基本改变，由分散到集中，才得到新的转

机。近年来虽努力直追，还是进展较慢，不能

如本省其他部门工艺生产有显著提高。因

此，谈到民族优秀遗产，求古为今用，综合民

族的和民间保存下来的万千种锦缎好花样，

并参考苏杭新提花技术，求改进蜀锦生产，使

蜀中锦在国内外重新引起广大人民的重视，

恢复本来盛名，应当是今后做研究工作的和

主持生产工艺设计以及保有优秀技术和丰富

经验的织锦工人共同努力的一个方向。看看

近年四川改进的竹器，成绩就十分出色。但

是研究工作要踏实，首先得有种新的认识，工

作也相当艰巨。得抽出一定人力，投入大量

劳动来整理材料，必须真正明白有些什么优

秀遗产，才能好好利用这个优秀遗产！如停

顿在原来认识基础上，只根据极少部分资料

半出附会，半出猜想，说这是唐，那是宋，谈研

究，谈改进，都不能不落空。

（文章写于 1 9 5 9 年，摘自沈从文著《花花

朵朵 坛坛罐罐——沈从文谈艺术与文物》）

蜀中锦 编者按：近日，“长乐未央——历代锦绣珍品特展”正在四川成都蜀锦织绣博物馆展出。为了让大众更好

地了解蜀锦制作工艺、历史文化和织造技艺传承，特别刊发沈从文先生撰写的相关文章，以飨读者。

沈从文
一直以来，上海博物馆既注重收藏和展示

中国古代艺术，亦致力于向观众呈现来自世界

各大洲的灿烂艺术与文明。目前，由上海博物

馆与法国凯布朗利博物馆合作举办的“浮槎于

海：法国凯布朗利博物馆藏太平洋艺术珍品

展”正在上海博物馆展出。这是两馆继 2013 年

“刚果河——非洲中部雕刻艺术展”之后的再

度 合 作 ，此 次 通 过 150 件 精 彩 纷 呈 的 艺 术

品，将关注的视野扩大到了整个大洋洲。这

也 是 中 国 第 一 个 较 为 完 整 地 呈 现 大 洋 洲 艺

术的展览。

由广袤的太平洋上散落的岛屿群组成的

大洋洲，一直是人们最难以捉摸的神秘大洲。

其中有些岛屿拥有广阔的疆域，另一些则是群

岛或脆弱的环礁。在艺术表现方面，尽管大洋

洲各地的艺术品从形式到材质都有着很大的

不同，但它们都共同反映了人类与环境之间的

联结，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信仰。

这里，更是激发艺术家无尽灵感的宝地。

英国小说家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威廉·
萨默塞特·毛姆，法国画家保罗·高更都曾在南

太平洋地区旅行，史蒂文森和高更的晚年更是

分别定居萨摩亚和塔希提岛。高更在记录塔

希提岛生活的散文《诺阿诺阿》中写道：“‘野蛮

人’教给了我这个来自古老文明的人许多东

西，这些‘无知的人’教给了我关于生活和幸福

的许多艺术。”当我们放下睥睨的姿态，摆脱猎

奇的眼光，摒弃“文明”之于“荒蛮”的傲慢，我

们方能发现大洋洲人民生活与艺术中所饱含

的热情、优雅与纯真。

此次展览的名称来自西晋张华编撰的《博

物志》，其中云：“天河与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

者……有浮槎去来。”浮槎，意为来往于海上与

天河间的小船，既点明了太平洋土著人在海上

泛舟、岛间往来的特性，又暗合大洋洲文化中

所具有的瑰丽想象和神秘色彩。

展览分为“海之疆域”“美拉尼西亚”“波利

尼西亚—密克罗尼西亚”“简约的风格”和“身

体的装饰”五大板块，一起向我们诉说了另一

种文明的迥异故事，彰显着太平洋土著狂野的

想象，散发着难以言传的质朴魅力。“海之疆

域”将观众引入以广袤的海洋为主的太平洋地

区，呈现出大洋洲土著以舟楫劈波斩浪的生活

图景。“美拉尼西亚”和“波利尼西亚—密克罗

尼西亚”则聚焦太平洋重要的三大地理区域，

讲述岛民们对于祖先和神灵的崇拜、部落中的

阶层关系、神秘的狩猎仪式以及男女两性在战

争和手工艺劳作中的工具与行为等。“简约的

风格”与“身体的装饰”展示了诸多首饰和生活

用品，它们彰显了大洋洲土著居民的淳朴与智

慧，展现了他们如何以非凡的耐心和专注，用

有限的原材料制成精美的艺术品和日常用品，

装点自己的身体与生活，以期望达到一种人世

与神界之间的平衡。这些太平洋艺术珍品呈

现了大洋洲群岛上人与人、文化与文化之间的

关系，也反映了这片区域本身的运转、交流与联

系——包括有形与无形之物之间的关联、生者

与他们祖先之间的纽带，以及土地与海洋之

间的联系。

“南岛语系”是太平洋地区的重要语系，也

是世界上分布最广的语系之一。近年来，伴随

着考古学和人类学的新发现，对南岛语族的研

究正在不断深入中。如今我们基本可以确认，

大洋洲美拉尼西亚地区早期最早的居民们一

开始是由中国台湾南下的，其祖源地甚或可以

追溯到中国华南的古陆。因此，大洋洲的故

事，也正是与我们自己有关的故事、是全人类

的故事。在独木舟荡起的涟漪中，我们已经能

够感受到人类联结和探索的原始渴望。

杏黄地团凤灯笼妆花缎 清

马拉甘仪式雕塑


